“闽派批评”：在传承中提升文艺原创力
□李 艳
植根传统文脉  时代特色鲜明
福建是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大省之一，有着悠久的文论传统。
“两宋以来，闽地文论传统不断，涌现出严羽、刘克庄、杨载、王慎中、李贽等文论名家，留下了《沧浪诗话》《后村诗话》等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论批评名著。”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邓凯说，到了近现代，严复、林纾、郑振铎等闽籍文论名家，对中国文论的发展亦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粤春谈道，福建历史悠久、文脉绵长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之地。在历史上，朱熹、李贽、柳永等思想家、文学家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“闽派批评”这一说法，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。谢冕、孙绍振等闽籍批评家为“朦胧诗”发声，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。
“闽派批评”植根于福建的文脉沃土，这是大家的共识。然而，“闽派批评”并不局限于地域的概念，也不是传统的中国文论的翻版，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。
“‘闽派批评’是一个有着鲜明地方身份标识，却不局限于一个地域的理论家批评家群体，同时也是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。”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认为，“闽派批评”在文艺批评方法革新、文化研究的转型等关键性历史节点中，均扮演着理论先锋的角色。
在《小说选刊》原副主编王干看来，“闽派批评”不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翻版，而是有着鲜明的现代性、当代性和未来性。
“‘闽派批评’融进了现代批评的很多特点；它具有很强的当代性，注重联系当下文学创作的实际，如关于诗歌最早的‘崛起论’，就是对当时诗歌创作现实的回应和导引；还有很强的未来性，这种未来性是一种超前意识，有着文艺理论方面的前瞻性见解。”王干表示。
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认为，在当下讨论“闽派批评”，并不完全是一个策略，或者说是一个有益的标签。
“因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人员的迁徙和地理的推扩，都会带来文化的碰撞与新生。所以，现在从地理的角度去讲文化，依然是有效的。‘闽派批评’还有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：一是具有现代意识，另一是具有文体意识。”谢有顺表示。

延续闽派风格  迎接发展新机
作为文艺批评界一种现象级的存在，“闽派批评”不仅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并且还在不断地生长和发展中。
进入新时代，中国文艺迈向蓬勃发展的新阶段。那么，队伍如此庞大、理论建构如此厚实的“闽派批评”，面临着怎样的发展机遇？又该走向何处？对于这些令人关切的话题，无论是“闽派批评”的代表性人物，还是关注“闽派批评”的学者，都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。
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张陵建议，“闽派批评”应该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，提出面对新时代的新思想、新观点、新思路；随着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化，两岸文学交流也将打开新空间、出现新格局，“闽派批评”可以利用两岸融合发展创造的良好条件，在新时代的文学发展中形成独特优势。
“‘闽派批评’仍是一个正在成长中、成熟中的批评流派或者批评现象。”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认为，“闽派批评”人才辈出，新时代的发展仍要靠一代代闽籍学人不断地接力。“今后，仍然需要不断弘扬传承‘闽派批评’的鲜明品格，包括开阔的世界性视野、注重批评标准和理论体系的建构、敢于开风气之先、注重从文本出发的史论结合的扎实文风等。”
学者每每在谈论“闽派批评”时，都会谈及福建人的文化性格，福建山海交融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，包括面向大海勇于探索的开放心态、因山地农耕文明形成的勤勉踏实的精神特质。
“福建人的文化性格，也正是‘闽派批评’的某种本质内涵。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谈道，当下我们谈论“闽派批评”时，谈论的是那些已经完成了的作品。但这并不意味着“闽派批评”本身是一个已经完成的、固定的存在，因为“闽派批评”仍在创造中，仍在成型中。
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发有认为，福建人勤奋务实的精神，在“闽派批评”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“‘闽派批评’的那些成功的前辈，都是在自己的一方领域里长期耕耘，注重理论与实践并重，真正地‘扑进’了文学的现场，去推动文学的发展。”他建议，当下我们在讨论“闽派批评”的进一步发展时，要尤其注重批评实践的“落地”。

坚守文化底色  创造推动传承
“闽派批评”学术盛会举办至今，每一届的主题都积极关注与回应时代热点话题。当下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成为时代焦点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需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
本届“闽派批评”学术盛会以“文化传承与文艺原创力”为主题，正是对当下时代热点的积极关注与及时回应。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纷纷直抒见解，畅谈关于这一主题的心得与观点。
[bookmark: _GoBack]已经91岁高龄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每次回到家乡都十分激动。此次回福州前，正逢北京大雪，几番波折，他仍坚持前来参会，情真意切。对于“文化传承与文艺原创力”，他也提前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思考。“我思考的结果就是：一个作家，必须有非常大的文艺原创力。没有文艺原创力，就成不了作家。原创力是什么？是生活阅历，以及感受这种阅历、提高这种阅历的经验，还有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。”
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从百家争鸣切入，讲述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。他说，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，不仅在于其内在的生生不息，而且在于其开放性。
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光明看来，传承恰恰是需要通过创造来实现的，“文化传承的问题，实际上是文化面对空间的动荡和时间的变化，如何延续和发展的问题。正如托马斯·斯特尔那斯·艾略特所说的那样，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必须通过转化之功来实现，通过新的创造的加入来实现，通过新东西加入后调整传统的秩序来实现”。
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，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，“传统”自然是不足称道了。——对于艾略特的这一思想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《文学评论》编辑部编审吴子林同样在发言中提及。他认为对于文化传承，必须在保持文化鲜活的血肉与灵魂的同时，赋予其全新的生机与活力。“我们不要把传统理解为博物馆里的古董、那些僵硬冰冷的文物。我们要把传统理解为图书馆里的知识，以及由这些知识所演化出的一种智慧。”
谢有顺以小生命与大生命的比喻，来阐释他对于传统文化传承的理解。“我们个人就是一个小的生命体，小的生命体需要融汇和寄存到一个大的生命体之中，这个大的生命体就是中华传统文化。中国优秀的文学家，都有着这种传统文化的底色。”同时他也强调，文化除了守常，在本然、同然、自然、当然之外，还有求变这一特质。
李朝全在探讨新时代文艺原创力时，提出要注重文艺题材和内容的创新。因为新时代为文艺提供了新语境、新主题、新风貌，这些都促使着文艺的创新。“我们时代的大命题最终要落实到小人物的书写上面，要走小切口书写大主题、大时代的文学路径。”
学者们寄望于“闽派批评”能够带动“闽派文艺”的进一步延伸、拓展，促进闽派文脉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。
